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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祖荫 (图 1)，中国核物理学

家。曾参与组建核试验研究所并担

任该所第三研究室主任，在原子弹

研制中做了许多开拓性工作，为中

国核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文章根

据档案、访谈等资料，详尽叙述了

陆祖荫的学术成长经历，以期人们

对这位隐姓埋名的核事业工作者有

更多的了解。

“得知噩耗，万分悲痛。我清

楚地记得祖荫和我在西南联大

作为室友的时光。中国失去一位

最好的物理学家，我失去了一位好

朋友。请接受惠君和我最深切的

吊慰。”在这封李政道的唁电中

追悼的陆祖荫，是从历史文化名

城常熟走出去的众多科学家中的

一个[1]。

1 出身书香门第，求学西南

联合大学

陆祖荫祖上居住常熟，家境殷

实，虽然没念过书但却十分开明，

把三子一女都培养上了大学。长子

陆授玉，次子陆近仁(1904—1966)，

即陆祖荫的父亲。陆近仁是著名昆

虫学家，中国昆虫形态学与幼虫学

的开拓者，中国近代昆虫学及昆虫

学教育的奠基人之一。他温文尔

雅，喜欢读书。1926年毕业于东吴

大学，随后留校任教。1934年赴美

攻读博士学位，1936年获康奈尔大

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任东吴大

学、清华大学、北京

农业大学教授。“文

化大革命”期间，陆

近仁不堪忍受非人的

折磨，1966 年 9 月 1

日与夫人吕静贞双双

自杀离世。三子陆宝

麟，著名医学家、军

事医学科学院一级研

究员，1980年当选为

中国科学院院士。在

这样的大家庭氛围

里，陆祖荫姐弟仨都

学有所成。姐姐陆

慈，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曾任

全国第四、五、六届政协委员，

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

导委员会主任。弟弟陆祖龙，作

曲家，曾参加大型音乐舞蹈史诗

《东方红》《中国革命之歌》的音

乐创作[2]。

1929年，由于陆近仁在东吴大

学任教，陆祖荫便跟随父母离开常

熟，来到苏州。1931年陆祖荫在苏

州振华小学上学，随后在东吴大学

附中就读。“抗战”初期，陆近仁受

聘为昆明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和国

立清华大学农学院昆虫系教授，

于是他带着全家一路颠沛流离，

从苏州辗转到武汉、成都，最后

来到昆明。陆祖荫在昆明南菁中

学(现昆明市第三十中学)完成了中

* 中国科协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批准号：CJGC2016-F-Q2-GKD05)资助项目

图1 中年时期的陆祖荫先生

图2 西南联大同学(从左至右：楼格、李政道、叶铭

汉、陆祖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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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清华大学成绩记载表

图4 陆祖荫手绘“乳化用滴管与搅

棍”示意图

学学业。

1942年，陆祖荫从昆明南菁中

学毕业，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

(图2)。上中学时，陆祖荫唯一的爱

好是看天上的星座。云南的天空很

晴朗，他每天晚上都带上笔记本去

观察星座，并立志以后一定学天

文。但因当时西南联大没有天文

系，他只好选择了物理系 1)。在西

南联大期间，陆祖荫学习成绩优

异，并因成绩位列当届前两名而获

得华盛顿奖学金，但他最终没有选

择出国。1946年陆祖荫毕业于西南

联大物理系，同年在北京大学物理

系担任助教。1947年考入清华大学

理学院物理系做研究生(图3)，师从

周培源教授从事流体力学研究。

1950年陆祖荫在《清华学报》发表

了论文《湍流中可尔莫高洛夫局部

相似性的讨论》。文中他利用可尔

莫高洛夫 (Kolmogorov) 的局部相

似 性的思想和林家翘先生简化

Karman—Howarth 方程的方法计算

了均匀各向同性湍流中横向二元速

度关联量。计算结果发现与Townsend

的测量数据有差别。陆祖荫认为差

别的原因是实验雷诺数可能太小[3]。

2 放弃学位，投身科研

1950年 2月，为服从国家科技

发展的紧迫需要，陆祖荫毅然放弃

即将得到的硕士学位，经钱三强教

授推荐，调往1950年刚成立的中国

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改称物理

研究所、原子能研究所，1973年在

原子能研究所一部的基础上组建高

能物理研究所)工作。其实清华大学

在1948年曾想自己建立原子核物理

实验室，但1950年政府决定，为了

集中人力物力，大型科学装置只在

中国科学院建造。因而陆祖荫同另

外几名清华大学物理系的教师包括

彭桓武、金建中、李德平和刚取得

硕士学位的黄祖洽都集中到了中国

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4]。

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陆祖荫在何泽慧指导下从事核乳胶

研制及中子物理研究。原子核乳胶

是研究原子核科学时常用的探测器

之一，它是一种特殊的照相乳胶[5]，

是由普通照相乳胶结合核物理的特

殊需要改进而成。刚开始时，做一

锅核乳胶要 3个人同时操作。在乳

化过程中，何泽慧手持特殊形状的

玻璃搅棍不停地搅动，陆祖荫拿一

个内盛溴化钾水溶液的玻璃滴管，

孙汉城 2)拿一个内盛硝酸银水溶液

的玻璃滴管。3 人都听从一台节拍

机的指挥，每响一下，何泽慧的搅

棍转一圈，陆祖荫、孙汉城各按一

下滴管的橡皮球。不久，陆祖荫改

进了设备(图4)，巧妙地用有旁路进

空气泡的玻璃管代替原用滴管，进

气量由打破的一小段温度计的毛细

管长度来调节，搅拌也改用了电动

马达，以后制备乳胶就由一个人

操作了[6]。

1956年，何泽慧、陆祖荫、孙

汉城制成对质子、α粒子及裂变碎

片灵敏的原子核乳胶核-2、核-3以

及核-2载硼、载锂乳胶，在主要性

能上达到了与英国伊尔福C-2乳胶

相当的水平。何泽慧、陆祖荫、孙

汉城合作完成的项目“原子核乳胶

制备的研究”也因此获得1956年中

国科学院奖 (自然科学部分)三等

奖 3)，这是近代物理研究所第一批

获奖的两项成果之一(另一项是计数

管)。该研究对于原子核乳胶核-2、

核-3制备方法中的几个主要问题进

行了初步研究。通过这些研究，掌

握了制备过程中各种主要因素的关

系和它们对于乳胶性能的影响，用

控制乳化过程中溴离子浓度的方法

解决了颗粒大小均匀问题；选择适

当的成熟条件和用三乙醇胺增感解

决了乳胶对质子的灵敏度问题；用

加金盐的方法解决了潜影衰退问

题；用纯化明胶的方法解决了雾点

问题，从而制成了性能良好的原

子核乳胶 [7]。该工作是在中国原子

能事业开创时期，国外对我国进行

技术封锁的情况下进行的，为中

国自力更生发展原子能科学创造了

条件。

1957年 3月陆祖荫通过我国首

1) 2016年5月24日，陆祖龙访谈。

2) 孙汉城，男，1933年5月29日生于江苏苏州，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52—1996年在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工作，1982年起任研究员。

3) 中国科学院1956年度科学奖金(自然科学部分)得奖论著共有34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5项，三等奖26项。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全国性的科学

奖，获奖研究成果的作者包括中国科学院的研究人员、高等学校教师和业务部门的工程技术人员。该奖评定结果于1957年1月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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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副博士考试，并于同年10月被派

往苏联进修。其中，1957年10月至

1958年 9月在苏联列宁格勒物理技

术研究所进修原子核物理实验技

术。1958年 9月至 1959年 3月在莫

斯科原子能总局物理研究所进修快

中子反应堆。同年 3 月陆祖荫回

国，组织上要求他从基础研究转向

为原子弹研制做科研准备。当时何

泽慧任改组后的原子能研究所中子

物理研究室(2室)主任，她安排陆祖

荫转向核物理实验研究，从事快中

子物理的研究工作。在原子核反应

堆中，中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

维持链式反应，是释放原子能的媒

介，所以研究中子的性质和研究中

子与物质的相互作用是原子核物理

学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8]。陆祖荫

时任室主任助理，他与付增古负责

该研究室下面的第 27 组“快中子

界面测量与高压倍加器的建设和运

行” [4]。陆祖荫领导着四十多人的

研究组，用了 3年多时间，从无到

有建立了一个比较完全的快中子物

理实验室，包括 2 台高压倍加器、

产生中子的氘靶装置，各种快中子

截面的测量方法、毫微秒中子飞行

时间能谱测量方法，并根据要求测

量了一些元素的快中子去弹性散射

截面，其测量精度达到了当时的国

际水平，对原子弹研制中的某些部

分进行了有成效的探索，完成了上

级交代的任务 4)。

由于在核乳胶研制方面的优异

成绩，1956年12月陆祖荫被提升为

副研究员。同年被国家机关团委授

予“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

称号，并出席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

大会。

3 青春献给祖国，见证蘑菇

云升起

中国的核试验计划早在1958年

以前就开始了。同年 7月建立的核

武器研究所，隶属于第二机械工业

部(简称二机部)，该所的主要任务

是准备接收并消化苏联提供的原子

弹教学模型和图纸以及调集、培训

人员[9]。1959年6月在新疆马兰成立

“中国核试验基地”，即 0673部队。

基地成立了技术部，亦称 0673 部

队三部，正是二十一所的前身。

核试验基地成立之初，中苏关系

还没有破裂，后来苏联单方面撕毁

协议，撤走专家，带走了全部资

料，致使我国的核试验准备工作受

挫。基地技术部于 1960年 9月将在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进修的人员全

部调回北京小西天，着手自行研

制原子弹。

1962年秋，钱三强推荐时任第

二机械工业部中国核武器研究所副

所长程开甲担任我国核武器试验研

究的技术总负责人，并调来科技骨

干力量创办研究所。这些骨干力量

包括陆祖荫、忻贤杰、吕敏。1962

年10月前后，北京西直门内中央军

委办公厅的专家招待所，程开甲带

领陆祖荫、忻贤杰和吕敏等24名技

术骨干及 200多名技术人员，组成

首次核试验技术准备队伍[10]。

陆祖荫回忆当时情景：“1962

年11月的一个上午，我正在原子能

研究所快中子物理实验室内工作，

忽然钱三强所长来电话说，有项重

要任务要我参加，明天早上立即去

报到。到那里一看，连我只有 4 个

技术干部，挤在一间办公室里。技

术负责人程开甲教授转达了国防科

委领导的意见，我们的任务是要在

很短的时间里建立一个核武器试验

研究所，在一年半内，从人员和仪

器设备上做好上场(注：通常把进入

核试验场叫做“上场”)的准备。我

的任务是建立核测试及放化分析研

究室。对于党和国家给予自己的信

任，我非常高兴。但是当时一无所

有，由于国外保密，我只找到两三

本国外的中级普及读物。一年半以

后要建立成套的测量方法，拿出上

百台仪器设备，培养出上场需要的

上百个技术干部，而且要百分之百

的完成任务，真是谈何容易。想到

这一点，思想上的压力极大。但这

是有关国家的大事，只有一心一

意，拼命把它干好，不能有任何后

退的思想[11]。”

1962 年 12 月 30 日，总参谋部

正式下达《成立中国核试验基地研

究所的通知》，取消了原技术部的番

号，对外称“国防科委第二十一研

究所”，代号 8334部队，归中国核

试验基地建制。后来，大批人员进

来了，二十一所搬到北京通县城关

镇保安胡同 1号的一座仓库，形似

“马蹄”的两层楼房 (俗称“马蹄

楼”)，这就是二十一所第一个正式

的办公和生活区。

1963 年 7 月 12 日，“第二十一

研究所成立大会”在北京国防科委

大楼召开。首任所长张超，副所长

程开甲、董寿辛，政委秦国才。从

1963年到1965年间，该所从全国各

地重点院校吸收了一大批优秀毕业

生，到 1966年已发展成为拥有 600

多名技术干部的大研究所。1966年7

月开始，二十一所整体搬迁到新疆

红山，次年9月搬迁完毕。1987年9

4) 在做一些理论计算时，需要输入某些国外公开发表的散射截面数据。为了避免受到别人的恶意误导，对有些数据，我国都亲自进行了实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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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研究所又从红山搬到了西安[10]。

第二十一研究所初建时期，分

设了 5个研究室：第一研究室为力

学研究室，负责力学测量，主任王

茹芝；第二研究室为光学研究室，

负责光学测量，主任孙瑞蕃；第三

研究室为核物理与核化学研究室，

负责核物理测量，主任陆祖荫，副

主任吕敏；第四研究室为电子学研

究室，负责全试验场区全部测试项

目、仪器、设备和产品的同步控

制，空爆时产品信号的同步跟踪，

核电磁脉冲的测量、防护和加固，

主任忻贤杰；第五研究室为理论计

算研究室，主任程开甲，该室根据

核武器的五大杀伤因素分成相关业

务组进行理论研究和计算。

为了确保第一次核试验的成

功，程开甲、陆祖荫、忻贤杰、吕

敏等专家研究制定了核试验技术方

案。出于对核试验保密性考虑，为

了防止控制受干扰，将无线控制改

为有线控制，试验采用塔爆方式，

并就力学、光学、核测量 3个领域

提出了45个科研项目和近百个科研

课题。

陆祖荫被任命为三室主任，吕

敏和杨裕生为副主任。其中陆祖荫

负责全面工作，杨裕生分管取样和

放化分析，吕敏则分管链式反应动

力学测量。任务十分繁重，当时没

有核试验专家，没有大学生，没有

仪器设备，没有实验室，没有可参

考的资料，甚至连住的地方都没

有，真正的“一穷二白”“白手起

家”。为了保障工作有条不紊地进

行，陆祖荫在第三研究室成立了核

试验取样队、链式反应动力学组、

地面沾染测量组、放射化学分析组

等几个大组。

刚到一星期，陆祖荫便接到第

一项任务——对预期的核试验将引

起的对地面放射性沾染的严重程度

作出估计。苏联专家在撤走时留下

备忘录，声称中国西北部不能进行

地面核试验，只能进行空爆试验。

由于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只

能找到两三本国外的中级科普读

物，陆祖荫就从这些资料着手，经

过半个月紧张的计算，做出了与苏

联专家论点相反的科学证明，为顺

利进行第一次核试验提供了可靠的

依据。

第二项任务是制定以一年半

“上场”为目标的试验大纲。根据核

武器设计、制造单位的要求和核武

器四大杀伤因素的测定，确定项

目，提出具体的课题，并对每个课

题提出基本的试验方案和进度。陆

祖荫负责核试验中 4 项重要任务

——原子弹当量的测定、爆炸时中

子反应动力学的测定、四大杀伤因

素中的 γ射线和中子在不同距离上

的能谱和剂量测定，一共有33个课

题，内容几乎涉及了核物理中所有

的探测技术以及剂量学和放射化学

分析技术。还有许多现场野外作业

问题。核试验把实验室的许多测量

分析技术推到了极端。例如，测量

链式反应进程的 γ探测器量程要求

跨越七八个量级，要测量在实验室

难以做到的非常巨大的瞬发中子、γ

剂量、能谱，要分析仅为微克量级

的裂变产物等等。此外，现场作业

还要考虑防御实验室中遇不到的干

扰——巨大的冲击波、强烈的热辐

射、电磁波的干扰、强中子和强γ

的干扰等等。不克服这些干扰，根

本得不到测量的任何结果。作为主

要负责人，陆祖荫对当量测量(用燃

耗方法)提出了整套方案，组织并参

加了实际工作，并提出了影响测量

结果的分凝现象的分析，准确地报

出了包括导弹核武器试验在内的核

试验当量，为设计者提供了主要的

依据。在中子及 γ射线两个杀伤因

素的测量工作中，陆祖荫建立并指

导了辐射场多种测量方法，测得了

现场中子通量及能量、γ剂量的分

布。这些方法一直在历次试验中沿

用，取得了大量数据，并已提供部

队参照使用。

在执行任务中遇到的最大困难

是，由于当时的保密制度极为严

格，不仅对外保密，对内也保密。

一个项目内各个课题之间不得互相

联系，只能与陆祖荫单线联系。这

样一来，作为技术负责人，陆祖荫

必须对每个课题试验方案的可行

性、工作进展等负责。由于时间紧

迫，陆祖荫必须至少每两周巡回一

次，甚至每周巡回一次，以便及时

地对各个研究课题工作进程中的所

有问题进行讨论并设法解决，不能

有一点疏忽大意。每个课题都是一

个项目内的一个环节，任何环节的

失误或延误，最终都会影响整个项

目按计划上场。

1964年 4月起，研究人员陆续

开始“上场”。陆祖荫有半年时间生

图5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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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戈壁滩上，每天在野外作业，

生活和工作条件十分恶劣与艰苦。

戈壁滩上乘车是第一个考验。由于

天气干燥，公路上形成一个个连续

的凹坑，形同搓衣板，人称“搓板

路”。实验区太大，到哪里必须坐

车，在“搓板路”上行车颠得上气

不接下气，一天下来，腰酸背疼，

疲惫不堪。天气炎热是另一个考

验。在设计极为紧凑的帐篷内，白

天有如蒸笼，夜里才好受些。戈壁

滩几十里没有一棵树，无遮荫之

处。地表温度可以煮熟鸡蛋，在上

面站久了，脚也烫的受不了，只好

两只脚轮流站立。更为困难的是

水，得从二十多公里外的孔雀河拉

来，而且这些水是农民截住浇地洗

碱后放下来的水，含碱量极高。吃

的东西也是从几百公里外运来，绝

少新鲜蔬菜。在如此恶劣、困难的

环境条件下，陆祖荫带领三室的科

研人员克服困难坚守岗位，很好地

完成了分配的课题。

“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

靠、万无一失”，这是周恩来总理通

过试验总指挥张爱萍向参加中国首

次核试验的全体人员提出的要求。

1964 年 10 月 16 日，中国第一颗原

子弹试验成功。试爆时陆祖荫蹲在

观察堑壕内，背向爆心，时间到

了，只见堑壕一片亮光，赶忙回过

头去，一朵蘑菇云腾空而起(图 5)。

“成功了！成功了！”陆祖荫跳出堑

壕，和战友们相拥庆祝。张爱萍当

即电话报告了总理，总理向大家表

示了祝贺，并要求两小时以后上报

爆炸当量。陆祖荫和彭桓武一起，

用简易的目测法估出烟云高度，换

算出当量，这个结果与以后精确的

测量结果基本相同。接着陆祖荫被

派到空军指挥所，协助空军领导指

挥取样飞机穿过蘑菇云取样，任务

执行得很顺利。一小时后，他又立

即赶去参加试验委员会组织的当量

评定，足足有十多个单位报告了各

自的推算结果，尽管差异大，但是

大家都认为这的确是一个核爆炸，

不是炸药爆炸，最后形成一致意见

——这是一颗标准当量的原子弹爆

炸(标准当量相当于2.2万吨TNT)。

试验后第二天，陆祖荫带着样

品飞回北京，送交北京的单位进行

分析。过了两天，八一电影制片厂

拍摄核试验的影片送到北京，由于

只是原始资料，没有配音，因此一

天深夜，陆祖荫和一位参谋被通知

要去陪同周总理审看影片。一番讲

解之后，总理与陆祖荫一再握手，

鼓励他们再接再厉。1965年 5月 30

日，周总理特意在人民大会堂新疆

厅宴请核试验主要人员 (图 6)，8

位副总理作陪。1984年10月，中央

军委和国务院为庆祝首次核试验 20

周年，赵紫阳等10位中央领导再次

接见了包括陆祖荫在内的首次核试

验主要有功人员。

在全体参试同志的努力下，胜

利通过了第一次核试验的考验，各

个项目都取得了预期的结果。陆祖

荫总结其原因，之所以能比较顺利

地克服困难，完成任务，从个人业

务能力来讲，得益于他在原子能研

究所受到了12年较为系统的科研训

练。在那里，他掌握了比较全面的

原子核物理理论和实践的知识，以

及系统的科学研究方法。更重要的

是，陆祖荫认为，在新的领域，在

自己不熟悉的事物面前，要做到不

害怕、不胆怯、有信心。因为科学

的本质是永远向未知探索，敢于面

对未知，这是一个科学工作者的基

本要求。

这种对科学探索的热情和对国

家的责任感，在后来的氢弹预制试

验中又有所体现。陆祖荫负责氢弹

研制中测量试验里的关键参数——

快中子的测量，以判断有否热核反

应。他提出了两种测试方法，组织

并参与了具体实施，在 3个月的时

间内准备完毕，上场测试得到了圆

满的结果，为氢弹研制成功提供了

关键的依据。

1966年陆祖荫受到“文化大革

命”冲击和迫害，被撤销了研究室

主任职务，长期无法从事技术工

作，直到1973年恢复主任职务。

恢复工作后不久，陆祖荫患病

进入新疆核试验基地医院治疗，因

多次治疗不当，造成 3次病危，输

血20几次，6000多毫升，腹水达50

斤，曾昏迷、瘫痪、失聪、失语，

经受了疾病和治疗带来的种种痛苦
图6 1965年5月30日周恩来总理接见核试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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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折磨，但他始终保持乐观态度，

积极配合治疗，曾极其豁达地说：

“活着干，死了算”。最后终于在中

医研究院岳美中大夫的精心医治下

康复起来。病痛和挫折没有冲淡陆

祖荫对核试验工作的感情，在病情

严重的时候他依然提出了一些试验

的新方案，心里已经做好了病愈后

立即回新疆的准备。

在二十一所工作期间，陆祖荫

培养了一批核试验测试技术干部。

该所从1963年初组建，到1964年首

次原子弹试验成功，是在资料极度

缺乏，没有核试验经验的情况下完

成的。在中国科学院、二机部和军

内各有关单位的全力支持下，陆祖

荫带领三室几位技术骨干同心协

力、以身作则，迅速将上百名刚毕

业的大学生在一年内培养成胜任核

试验工作的技术人员，圆满完成了

各次试验任务。从三室培养出来的

干部，很多日后在二十一所及基地

担任主要领导职务。陆祖荫在二十

一所的工作成果曾多次获奖。具体

获奖情况见表1。

4 功成回归清华，开拓研究

领域

由于遭遇医疗事故，陆祖荫的

身体受到严重损害，直到去世前，

尿糖、尿蛋白始终是4个“＋”，还

患有糖尿病和肾病 [12]。在国防科委

领导的关怀下，考虑到陆祖荫的身

体已不适宜在边疆工作，陆祖荫于

1979年转业到清华大学，继续自己

的研究生涯。

从核试验基地转到清华大学，

对于陆祖荫来说也是一个挑战。正

如他谈到的：“转业到清华，从军队

转到地方，从军事科研单位转到教

学单位，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

转折。要改变二十多年来形成的一

些思想、观点、作风，适应新的环

境，本来不是件容易的事，也不见

得一两年就能见效”5)。陆祖荫除继

续从事核物理研究外，还带领一批

年轻教师在边缘学科生物物理及生

物医学领域进行了开拓性工作。

1979年9月到1982年10月期间，陆

祖荫担任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教研

组主任。1982年11月，陆祖荫创建

了近代生物学及生物医学工程研究

所，并担任所长。他为研究生和青

年教师开设新课“生物膜谱学”，把

核物理的理论和实验手段用于生物

科学研究，将正电子湮灭、准弹性

光散射等技术，应用到生物膜的结

构与功能的研究，使清华大学生物

物理的研究工作具有特色并处于

国内前列。陆祖荫创建了清华大

学生物系生物物理研究室，并担

任主任。在校期间，他承担了多

个国家科学自然基金项目以及校内

基金项目 6)，还多次赴国外参加国

际学术会议。陆祖荫为清华大学

生物物理的建立以及清华大学近

代生物学及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

的创立作出了重要贡献，并于

1986年提升为教授。同年陆祖荫调

回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任研

究员。他不但为北京谱仪的设计、

预制研究提出许多有益建议，还亲

自参加某些谱仪分探测器的预研

工作，为北京谱仪的成功建造作出

了贡献。

1992年 6月 23日，陆祖荫因多

病齐发被送到医院，当时医院病床

紧张，他在观察室内一天多，最终

遗憾离世。翻开陆祖荫临终前20天

的日记可以看到，他一直工作到生

命的最后一刻，去世当天在他的病

床边仍有多人与其探讨工作。

5 结束语

陆祖荫一生服从国家的需要，

投身科学与国防事业。无论在边疆

的艰苦环境，重病缠身，还是“文

化大革命”受到冲击与迫害的情况

下，他始终忠心耿耿，严守国防保

密制度，对科研工作精益求精、一

丝不苟，对待下属和善、耐心。正

是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培养了一支

技术过硬、作风优良的队伍，为中

国核武器的研制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在清华大学工作期间他带领年

轻教师孜孜以求开拓新的科研领

域，提携后人，再次体现了他在科

研上组织协调的出色能力。

陆祖荫为人正直谦逊，淡泊名

利。原子弹研制成功后不授奖，不

5) 陆祖荫手稿：本人总结。

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低能极化正电子技术”，“表面物理研究用低能正电子探针的研制”；校内基金项目：“生物膜生物物理”，“气功科学研究”。

项 目

氢弹空爆核试验装料锂的燃耗测定

利用铀同位素的核诊断技术

严重分凝条件下的放射化学诊断

大气层核爆炸现象学研究

裂变燃耗放射化学诊断方法

时间

1978年

1985年

1985年

1988年

1989年

所获奖项

国家发明三等奖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国家发明二等奖

表1 陆祖荫在二十一所的研究成果获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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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军衔。后来，陆祖荫当时的几位

副手和下级都因为那时的工作被授

予少将军衔，由于他转业到清华，

所以未获任何头衔。在对那时的多

项工作评国家级奖项时，好几位曾

经的副手和下级因具有高级军衔而

排名在他之前。对于这一切，他都

淡然处之，并豁达说道：“我要求转

业，是不想由于身体不好，从此被

部队养起来，想争取机会再做一些

科研工作。好汉不提当年勇，别去

想那些事，还是做好当前的工作要

紧。”遭遇医疗事故期间，他忍受

了极度的痛苦，在 3次接到病危通

知的情况下，他积极配合医生与

疾病作斗争，展现出坚强勇敢、

乐观豁达的精神品格。

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为发展

中国尖端武器事业，陆祖荫默默奉

献了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他勇攀

科学高峰、无私奉献的精神，将永

远激励后来者。

致 谢 感谢叶铭汉院士、戴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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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清华大学档案馆惠允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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